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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兒，真的要換嗎！」



我從後面抱住妻子，她穿著一件白色披肩式羊絨衫，下身一條短裙，腿部迷人的曲線暴露無遺。



「我捨不得妳！」



「誰要你假惺惺的了！」



妻子錘著我的背道：「都和人家說好了，現在反悔也晚了，明天他們會把我裝在箱子裡送回來，你聯繫肉店了沒，你老婆這麼漂亮，說不定能賣個好價錢呢！」



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在聚會中殺死了一個年輕少婦，而穎兒作為交易品，送到對方指定的地方，交給對方玩弄殺死。



在別人眼裡，她便是一個迷人的少婦，我不知道他們在處死她之前怎麼對付她，不過從電話裡男人的語氣中聽出，我迷人的妻子也是被男人玩過很久以後殺死的。



都怪我下不去手，我癡癡的望著眼前的黑色箱子，穎兒昨日的話猶在耳邊，可她已經變成一具迷人的艷屍被放在在這個箱子裡了。



他們會這樣殺死她呢？



我的手輕輕撫摸著箱子，我並不是這種遊戲的創始者，按照遊戲的規則，雙方可以用任何方式殺死交換而來的女人。



窒息、砍頭、活剖，甚至有人把女人砍掉四肢。



穎兒的屍體是什麼樣子呢？



打開箱蓋，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撅著屁股趴在箱子底部的無頭艷屍。



雙手綁在身後，兩條修長的大腿淫蕩的分開，膝蓋分開呈45度角用繩子綁在一米長的竹竿上。



這樣不管箱子如何顛簸，她無頭的艷屍都保持了屁股翹起的淫蕩摸樣。



雪白的身體上佈滿了纍纍精斑，一根撖麵棍戳在被幹的已經合不上的肉穴裡，而迷人的腦袋此時正放在她屁股的下方。



我輕輕的拔出那東西，腦子裡想的卻是一根根醜陋的肉棒如它這般插進妻子下體的情景。



那東西上寫著一行字：



兄弟，砍掉她腦袋之後，我們幾十個男人輪流在她騷屄裡射了一次，這騷貨子宮裡現在已經充滿了精液。



這就是我美麗的妻子。



我還記得她昨天在這裡嘴角帶著甜甜的笑意和我談論那些人究竟會如何處死自己的情景。



我甚至可以想像她這一個矜持迷人的女人，出現在一群陌生人面前的情景，就如那天被我們玩死的那個少婦一般，那也是一個極有魅力的都市麗人。



一個美麗動人的少婦，她的身體成熟而風韻，風姿卓越，一顰一笑都帶著女人獨有的魅力。



我們帶著無比好奇與興奮剝光這個陌生女人的衣服，在她她赤裸風韻的肉體上，輪流發洩男人最原始的慾望。



那時，其實我已經在想，我的妻子一定也在經歷同樣的事情，沒想到那幫人玩的比我們更狠——



我們也僅僅是把那個少婦吊起來，看著這個風韻的女人，在一次次誇張的抽搐中，失去年輕美麗的生命。



渾濁的精液從妻子敞開的小穴裡湧出，淅淅瀝瀝的淋在她迷人的臉上。



那張讓我無比熟悉的面孔上，依然帶著高潮後的紅暈，精緻的嘴角掛在迷人的笑容。



一個黑色的長條形的東西裹在精液中，啪嗒一聲落在她腦袋旁邊。



這是她一年前為數碼攝影機買的存儲卡，我立刻認出了這東西的來歷。



聽她說，這東西是防水的。



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擦乾上面的精液，插進客廳裡的智能電視上。



「老公！」



存儲卡裡有好幾個視頻和一個存放圖片的文件夾，我打開一個名字叫「如果你是我老公必須先看這個」的視頻。



「當你看到這段視頻的時候，我已經變成一具淫蕩的艷屍放在你的面前。」



鏡頭裡穎兒上半身只穿了件白色的文胸，嘴角帶著淡淡的笑容。



「至於為什麼是一具淫蕩的艷屍，當然是他們告訴我的了！」



她調皮的朝身後指了指：「那個帶頭說，要玩過癮再宰掉我，他們還要把我擺成一個最淫蕩的姿勢送給你。」



她嘻嘻的笑了幾聲掩口道：「就怕還沒盡興已經被操死了，他們有二十多個人呢？我已經囑咐他們把精采內容錄下來，老公，我真想知道自己會被擺成怎麼樣的淫蕩樣子送到你面前，一想到這裡，人家下面就有些癢了！」



「黃太太，下面癢了，動一下不就成了！」



男人的聲音從她身後響起，一雙大手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拉下她的文胸。



一對雪白的玉乳彈出在她胸前顫抖，妻子的乳房飽滿挺拔富有彈性，是我的最愛，此時卻握在一個陌生男人手中。



之後，她還要被二十幾個男人輪姦，儘管這些是早已發生過的，我的妻子此時已經變成一具性感的艷屍，我心中依然一陣莫名的興奮。



我禁不住望著箱子裡妻子，撅著渾圓的屁股的艷屍，腦子裡彷彿浮現了她在斬首前瘋狂的和二十幾個男人淫亂的情景，下體不由的硬了起來。



「老公，給你一個驚喜！」



妻子一對玉乳在男人的揉捏著變幻出各種形狀，鏡頭卻緩緩放大，雪白平坦的肚子，誘人的腰肢，難道她下面竟是什麼都沒穿？



迷人的妻子便宜了這幫人，我心中不甘的同時，也禁不住有些期待。



一向矜持的她，究竟會在昨天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



她是不是已經在這些男人之前主動赤裸了下體，隨著鏡頭下移我禁不住緊張起來。



一抹誘人的黑色出現在鏡頭的最下方，她的下面果然是赤裸的，失望的同時我禁不住興奮起來。



鏡頭繼續向下，我看到了讓我想像不到的一幕。



妻子粉嫩的小穴被一根黝黑粗壯的肉棒撐開……



黝黑的肉棒，閃著淫靡的光彩，兩人交合處已被妻子的愛液浸濕，粉紅的肉壁，緊緊裹著男人佈滿青筋的粗壯收縮著，妻子雪白的肚皮也隨之蠕動著。



沒想到錄這段視頻的時候，她竟然是坐在一個男人身上，下面插著那人的肉棒。



「黃太太真夠味，幾句話就濕成這樣了！」



男人雙手握住妻子的腰肢向下一按，伴隨著妻子一聲驚呼，肉棒齊根插入妻子肉穴。



我可以想像妻子下面插著一根陽具錄這段視頻時淫蕩的樣子，她一臉若無其事的樣子一定忍的很辛苦吧，剛剛幾次螢幕毫無徵兆的晃動，應該就是她身下的那人故意小幅度的抽動陰莖。



卻在此時，她被身下男人早就挑動了慾火，在人雙手的配合下她渾圓的臀部上下擺動，肉穴吞吐著黝黑的肉棒，兩人交合處發出劈裡啪啦的響聲。



不知是不是有意，她手中的數碼相機正好放在她肚子前方，鏡頭對準兩人交合處，只見粗壯的肉棒在她下體進出，乳白的色的泡沫從兩人肉體交合處湧出，時而鏡頭翻轉，隱約間另一個男人把肉棒插進妻子嘴裡抽插起來。



她顯然已經被那人幹的興起，握著相機的手顫抖著，大螢幕裡時而能看到那粗大的陽物在她粉嫩的敞開的尻穴裡進出，時而只能看見他性感雪白的肚皮顫抖著。



大約過了幾分鐘，一陣充滿興奮的低吼聲響起，鏡頭中，兩人沾滿了白色液體的下體交合處完全緊貼在一起，妻子身體顫抖著，兩條迷人的大腿緊緊夾住身下的男人，白皙的肚皮如波浪般翻滾著，嘴裡發出一陣嗚嗚的呻吟。



鏡頭晃動起來，妻子雪白的大腿，性感迷人的腰肢一一呈現。



似乎是有人拿起了數碼相機，隨著鏡頭的放大，我漸漸看到整個騎在男人身上的她，檀口中一根男人的東西抽送著，帶出一股股白色的泡沫，本來拿著相機的雙手被她身下的男人捉住反剪在身後。



我迷人的妻子雪白的雙股顫抖著，兩顆飽滿的奶子挺起在胸前上下起伏，熟悉她身體的我知道她肯定是被人幹到了高潮，而那男人顫抖著也定是在她身體裡射了。



幹著妻子嘴巴裡的男人，雙手抓住她的腦袋狠狠的抽動了幾下，肉棒整個插進她嘴巴裡。



妻子掙扎著，白色的泡沫從她嘴角湧出。



十幾秒後，那人從妻子嘴裡抽出肉棒，妻子劇烈的咳嗽著站起來，身下的陽具一寸寸從她粉嫩的穴中拔出，白色的穢物從她雪白的兩腿之間流淌而下。



視頻到這裡結束。



我打開另外一個，妻子雙手不知何時已經被反綁在身後，撅著屁股趴在一個橡皮墊上，兩條雪白的大腿呈四十五度分開。



這種恥辱的姿勢下，她敞開的肉穴毫無保留暴露在男人面前，濕潤的肉瓣開闔這向外吐著亮晶晶的愛液，黝黑的恥毛上也沾滿了她的淫水。



那人從各個角度拍攝了一遍，妻子緋紅的臉頰迷離的眼神無不說明她身體處在無比亢奮之中。



「黃夫人，第一輪姦淫已經結束，妳表現的不錯，我會把拍下來的東西都送到妳老公手裡，妳是不是該有所表示！」



妻子迷人的身體蠕動著，渾圓的臀部放蕩的搖擺熟悉的聲音卻說不出的放蕩：「請大家儘管享用！」



待她說完這話這話，一個男人迫不及待的走到她身後，壯碩的陽物對準她敞開的尻穴啵一聲插進去。



另一個男人抓住她的腦袋，肉棒插進她嘴巴裡抽送起來。



妻子就這樣被前後夾擊著，嘴裡發出誘人的嗚咽，豐滿的臀部在男人的撞擊下蕩起陣陣誘人的波浪，纖細的腰肢彷彿要被壓斷了似的。



她身後的男人幹了一會似乎覺的不過癮，一隻手舉起她雪白的大腿，頓時，兩人交合處完美的呈現在畫面中。



視頻很長，整整有四五個男人從後面幹了妻子，最後直到她跪在地上，下面一邊向外流著穢物，一邊和兩個男人口交之後才完。



穎兒是個比較保守的女人，和我結婚之前男朋友也沒交過，之後的性生活也中規中矩，只是為了夫妻間的情趣，在我的默許下，她在辦公室裡和她老闆玩過幾次，後來也在外面的酒店開過房，至於她究竟玩了什麼我確實也不知道，不過看她今天的情況，似乎玩過多人的。



這次也是我軟磨硬泡，加上生米煮成熟飯她才答應的，沒想到她居然比我想像的還放得開。



我又打開一個視頻，這裡面，妻子被人幹過一輪後被開了後庭，當看到有人把沾滿她淫水的肉棒一寸寸插入妻子菊穴裡時，我可恥的硬了。



我深呼一口氣，打開存放圖片的文件夾。



「老公最感興趣的」，一個文件夾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



這是，打開第一張圖片，背景是在公司，妻子穿著深色的套裙趴在一張大桌上，裙子推到腰間，穿著肉色絲襪的大腿分開，粉紅的肉洞向外湧著乳白色的液體，而這張照片的名字居然是「被老闆射滿了」。



接下來的一張，妻子同樣的打扮站在地板上，分開雙腿把向外冒著精液的下體暴露在鏡頭前，之後的幾張，卻是她放下套裙就這樣若無其事的走出房間。



真沒想到，她一個行政秘書居然在公司裡這麼玩，被老闆射了以後居然不穿內褲就這樣在公司裡若無其事的上了一天班。



接下來是幾張在酒店拍攝的寫真，妻子穿著各式各樣的情趣內衣，乳房和陰戶在薄薄的內衣遮擋下幾乎無所遁形，把她性感完美的肉體完美的展現出來。



尤為讓我興奮的是，一張穿著開檔連體絲襪和蕾絲胸罩的照片中，她下面更是什麼都沒穿，修長的大腿配上胯下的黝黑，讓人看了禁不住遐想聯翩。



而這些，現在怕是已經成了某個人的珍藏，那些人卻怎麼也不會想到，照片裡的女人此時已經變成一具尻穴裡向外冒著精液的無頭艷屍。



寫真之後，卻是妻子在酒店裡和人做愛的照片，在一張「第一次陪客戶」的照片上，妻子仰躺在一張大床上，那張我無比熟悉的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



那套白色的職業套裝，被人脫的只剩白色的連體絲襪，乳罩向下拉露出兩顆圓潤堅挺的奶子，絲襪的襠部被剪開，私處沾滿了黏糊糊的穢物。



後面幾張是她用各種姿勢被人操的，仰躺著、撅著屁股趴著的、坐在男人身上的。



最離譜的一張，她被兩個男人像三明治一樣夾在中間，肉穴和菊花裡分別插著男人的陽具。



忽然之間，我注意到這些照片的時間，最早的居然一年前。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明確的表示她可以在外面玩些刺激的，難道她在這以前已經出軌了。



文件夾的最後面卻是幾張以「母狗」前綴的照片。



我顫抖著打開照片，背景依然是在酒店裡，卻不是在房間而是在走廊，主角是穿著菱形束縛帶脖子上套著黑色項圈的妻子——



她站在走廊裡任由帶著異色的服務員推著小車走過、她像母狗一樣被人牽著遛、她撅著屁股趴在陽台上穴裡插著根電動陽具。



「穎兒！」



我的腦海裡浮現出妻子那張嬌媚的面孔，她究竟還有多少秘密瞞著我。



她變成今天這樣一具下賤淫蕩的艷屍，究竟是我的荒唐還是隱藏在她迷人身體裡慾望的驅使。



我從箱子裡拿起她迷人的腦袋，輕輕的拭去上面沾著的精液，肉棒插進她嬌艷的紅唇之間。



她無法用口舌為我服務，咽喉處的濕潤與光滑依然讓我享受到一陣酥麻的快感。



我打開另外一個以以日期命名的文件夾，幾張妻子穿著出門時衣服的自拍之後，是已經脫掉外套只剩下內衣的妻子，蹬著高跟鞋穿著白色絲襪站在房間中央，一臉侷促的夾著雙腿讓十幾個穿著各色服飾的男人帶著色慾的目光觀看。



薄薄的半透明內褲已被她的愛液浸濕，胯下黝黑的恥毛與粉紅的肉縫一覽無遺。



接下來，是她跪在地上，兩隻手分別握著一根男人的肉棒左右開工。



兩隻肉棒上已然沾滿了妻子的唾液，猩紅的龜頭顫巍巍的抖動著，似乎隨時都可能噴發出來。



下面一張，妻子撅著屁股趴在地上，兩根被她舔硬了的肉棒，一根插進她嘴巴裡，另一根隔著透明內褲插進她肉穴裡前後夾擊。



十幾張這樣戳穴的照片之後，兩個男人都射在妻子身體裡，讓她撅起屁股，對著她向外冒著精液的尻穴連拍了十幾張特寫。



而此時，她撅起的屁股也正對著十幾個蠢蠢欲動的男人。



接下來有張照片是她跨在男人身上扶著男人粗壯男根坐下去的特寫，內褲已經完全脫掉，身上只剩下白色的胸罩。



男人粗壯的肉棒撐開她的陰戶已然插進去小半，這，我禁不住想起開始那段視頻。



「騷貨！」



我的肉棒狠狠的戳進妻子嘴巴裡。



之後的照片中，妻子玩的很放得開，不同的男人，匪夷所思的姿勢，光她被射完騷穴裡向外冒著精液的特寫就有幾十張，配上她充滿誘惑的表情，簡直是個騷的不能再騷的賤貨。



我一邊看一邊拿著她的腦袋套弄，看到她嘴巴和騷穴裡插著男人的肉棒，兩隻手還分別握著一個的那張照片時，我禁不住一個哆嗦，濃濃的精液射進她嘴巴裡，這騷貨怕是昨天被男人戳了幾十次都不止吧。



我沒有抽出插在她嘴巴裡的肉棒，而是打開最後兩個視頻其中一個。



短暫的黑屏之後，雙手綁在身後的妻子出現在視頻中，她站在一群撅著肉棒的男人面前，腳上依然穿著臨走時的水晶高跟鞋，高挑的身材，性感的腰肢，兩顆挺立著的C+號乳房在身後的束縛下越發挺拔。



雪白的腹部更是被人用紅色顏料筆歪歪斜斜的寫著「賤貨」兩個字，胯下一片誘人的黝黑之下，在場男人的注視下，她迷人的尻穴蠕動著向外吐著愛液，我插在妻子嘴巴裡的肉棒禁不住又一次硬了。



一個男人從後面拽住綁著妻子雙手的繩子，她的胸前的酥乳顫抖起來，另一個男人拽住她的頭髮，她迷人的腦袋立刻不由自主的仰起來。



「崔穎，女，26歲，已婚未育，根據交換協議自願由周偉等人姦淫後處死，屍體郵遞回家，本人可有異議！」



「沒有！」妻子答道。



「崔穎，黃太太！」



男人笑著：「根據我們二十多個男人肉棒的鑒定，黃太太確是騷貨無疑，騷貨要有騷貨的死法！」



那人不知從何處拿來著根半米多長的撖麵棍，把玩著妻子翹起的乳珠。



「我們計劃宰掉妳後把這兒戳進妳騷穴裡送給妳老公，妳願意嗎？」



妻子臉上帶著紅暈點了點頭。



「不過！」



卻聽那人繼續道：「要先試試合不合適。」



「騷貨！跪下！」



鏡頭中，妻子在那人的要求下雙腿分開跪在地上，那人分開她早已泛紅翻開的陰唇，撖麵棍啵的一聲插進妻子早就淫水氾濫的尻穴裡！



似乎覺的不過癮，他早已怒張的肉棒，插進妻子嘴裡抽動了幾十下後射在裡面。



其他男人似乎也得到命令，一個挨一個把肉棒插進妻子嘴巴裡抽送起來。



我迷人的妻子就這樣穴裡插著根撖麵棍跪在地上一個個和男人口交，不一會她騷穴裡吐出的愛液已經把那根撖麵棍完全浸濕，亮晶晶的插在她胯下顯得格外淫蕩。



視頻到這裡結束了，我迫不及待的打開最後一個。



妻子趴在房間中央，雪白的肌膚上泛起異樣的紅暈，她的膝蓋已經固定在那根竹竿上，渾圓的臀部高高翹起，尻穴裡卻依然插著那根撖麵棍。



房間沙發上坐著的男人不時有走到中間，拔出她穴裡的撖麵棍從後面操了之後再把那東西插回去，整整半個小時過去了。



一個手裡拿著鬼頭刀的男人在內，十幾個男人走到房間中央，三個男人輪流從後面操妻子的騷穴，剩下的男人輪流把肉棒塞進妻子嘴巴裡抽送。



連續被兩個男人操過之後，妻子身上佈滿了紅暈，卻聽一個男人道：「騷貨，被我們灌了這麼多春藥，欲仙欲死了吧！」



似乎為了印證她的話，妻子纖細的腰肢搖擺著，渾圓的臀部努力迎合著身後的男人，喉嚨裡發出一陣陣低沉誘人的呻吟。



那幾個男人見狀互相看了一眼點了點頭，我知道，我美麗的妻子就要被這樣被淫蕩的宰殺了。



劊子手大刀舉起，最後一個男人狠狠的在妻子身後衝刺了十幾下，肉棒抽出時依然堅挺，白色的精液射在妻子泛著紅暈的脊背上。



在他抽出的瞬間，另一個男人拿起撖麵棍對準妻子敞開的尻穴噗的一聲插了進去，那東西足足插進了幾十厘米深，應該已經進了子宮。



妻子也在這突入其來的襲擊下瞬間達到高潮，渾圓的屁股歇斯底里的搖擺起來，迷人的腦袋高高揚起，卻在此時那鬼頭刀落下。



她的上半身在大刀衝力下向前倒去，撅起的屁股卻依然不知疲倦的搖擺著，帶著那根插在她騷穴裡的撖麵棍也劇烈的顫抖。



妻子美麗的腦袋骨碌碌滾在地上，一股鮮紅的血箭從她脖頸中噴湧而出。



她飽滿的肉穴吮吸著插在裡面的撖麵棍，收縮著，蠕動著。



一個男人忍不住了，走到她身後拔出那東西操起來。十幾個男人依次在她穴裡發洩過之後，那根撖麵棍又重新插回妻子騷穴裡。



妻子無頭的艷屍被他們翻過來，寫著騷貨的肚皮，配上插在她被愛液浸濕蜜壺裡的撖麵棍，顯得淫蕩之極。



再之後，她無頭的艷屍被抬出屋子，兩隻繩子拴住竹竿兩頭，像升旗一樣吊在小鎮的廣場上，我看到這裡終於忍不住又一次射進妻子嘴巴裡。



短暫的發洩之後，我有個可怕的想法，雖然交換屠宰是我提出來的，可妻子的表現太過奇怪，她居然只是猶豫了下便答應了，還有那個放在她騷穴裡的存儲器，似乎一切都是她計劃好的一般。



我草草的收拾了一遍妻子的屍體，在這個過程中忍不住把她尻穴裡向外冒著精液的淫蕩樣子記錄下來。



之後把她翻了個身，卻沒有擦去她腹部寫著的字，也沒動她捆著的雙手和雙腳，隱約間，我似乎猜到似乎她更願意讓自己這副淫賤樣子讓更多人看到。



「這就是你要賣的肉！」



餐廳業務員疑惑的看著地板肚皮上寫著賤貨兩個字的無頭艷屍，雖然下面已經被我清理乾淨，可那紅腫翻開的私處看起來依然淫蕩。



「身材挺不錯，就是玩的太過火了！」



他聳了聳肩膀道：「是交換屠宰吧，他撥弄著妻子翻開的肉穴，看起來死前至少被幹了幾十次，你還真捨得，給你出個主意：如果有她被屠宰姦屍的視頻，或者屠宰前被人玩的視頻，這樣好的身材和容貌，掛在酒店大堂櫥窗裡賣，價格可以翻四五倍！很多男人喜歡這調調！」



我老臉一紅道：「還真有，你等著，照片視頻很多！」



帝都新開張的酒樓裡，一具肚皮上寫著「賤貨」的無頭女屍倒吊在標著「淫蕩交換少婦」的玻璃櫥窗裡，薄薄的液晶螢幕上滾動播放著嬌妻淫亂的照片和視頻，妻子放在下方的腦袋旁邊計價器上的價格一路上飆。



當這具讓人產生無數聯想的交換少婦，豐滿迷人的身體被烤成金黃色端上桌時，一隻別緻的撖麵棍仍插在她淫蕩的騷穴裡，讓這個撅著屁股趴在盤子裡的女人顯得格外淫蕩的同時，也聯想到視頻中她最後的模樣。



多年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一本白笑生出版的《交換屠宰中的極品騷貨》中我再一次看到了妻子熟悉的身影。



封面的背景妻子穿著白色衣裙帶著甜甜的笑容，前景卻是她逼裡戳著根撖麵棍無頭屍體掛在小鎮的旗桿上蕩漾著的情景。



她是一個風情而別緻的女人，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正在計劃算計自己的老公，最終，她卻把自己也算計進去——



她老公一次「偶然」的機會知道了交換屠宰，又非常幸運的遇到了我，然後順利成章她成了一個在交換後被屠宰的少婦。



我至今記得我說要把一根撖麵棍插在她下面時，她笑的花枝亂顫的樣子。



但當我真正這麼做的時候，她的顫慄和興奮卻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就算是騷貨，她也是最迷人的騷貨。



我愛她，愛她的美麗與嫻靜，也愛她被我掛上旗桿的那刻的風騷與淫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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